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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样态史料与历史书写

张晓校

( 哈尔滨师范大学，黑龙江 哈尔滨 150025)

［摘 要］ 新样态史料之“新”凸显为信息时代的时代特征。借助信息技术、数字化技术生成的新样

态史料，与传统史料相比，不仅是外在形态的变革，扩大了史料的边界，也使历史书写者变成了信息消费

者。伴随大数据时代的到来，新样态史料将会成为史料家族中的“新宠”。虽然新样态史料对传统史料的

影响是颠覆性的，但绝不可能遮蔽传统史料的价值，历史书写者应使新样态史料与传统史料相得益彰，并

借助新样态史料的便捷，推进历史书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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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世纪 80 年代，年鉴学派第三代大师雅克

·勒高夫“史料革命”之断言，在大数据时代得

到进一步证实。数字化技术带来了信息生成与获

取的前所未有的技术手段，使传统意义上的史

料，从内涵到外延，正在发生革命性改变，催生

了新样态史料的问世。新样态史料内容上凸显为

前所未 有 的 扩 充，彰 显 信 息 时 代、网 络 时 代

“知识爆炸”等特征，带给历史书写新的课题。
依据个人的理解，所谓新样态史料指的是与传统

史料存在方式、表现形式有巨大差异的、依赖现

代化信息技术生成的，用于历史学研究的各种新

型的、带有数字化特征的新型历史资料。与以纸

质文本为主体的传统史料相比，新样态史料外在

形式呈现出 “新”的样态，内容则以多元化、
多样化的“新”呈现给历史书写者。具体而言，

新样态史料包括网络时代、自媒体时代、社会网

络时代，借助各种现代信息技术手段生成的，以

电子文本为主体种可用于历史书写的资料。这些

资料以新的样态展示自己的价值，广大历史书写

者以新的思路、新的手段，将各种新样态史料运

用于历史书写。

一、新样态史料生成线索之简单梳理

新样态史料是信息技术、数字化技术的产

物。就发展线索而言，新样态史料的出现，与以

电子计算机为代表的现代信息技术及其普及相辅

相成。早在 20 世纪 70 年代，欧美国家即已将档

案，以及各种数据的存储与计算机联系在一起，

开始使用计算机传输某些数据资料［1］。这些资

料今天看来不免有些粗糙，但作为历史书写不可

或缺的第一手资料，没有人产生过怀疑。历史资

料第一次与纸质文本发生分离，影响一定是革命

性的。到了 20 世纪 80—90 年代，计算机及其技

术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迅猛发展，计算机不仅成为

PC 机，而且容量大增，运行速度呈几何级数增

长。此间，对新样态史料产生决定性影响的技术

革命有三项: 一是计算机多媒体技术逐步成熟，

新样态史料由此进入了成熟期，达到多样化、普

及化程度; 二是网络无孔不入，逐步成为人们日

常生活的组成部分，数量可观的新样态史料借助

互联网得以快速传播; 三是在前两项技术革命的

基础之上，各种数据库、专业性学术网站的诞

生。可以认为，真正意义的新样态史料是在 20
世纪 80—90 年代走进历史书写者视野的。进入

21 世纪，信息技术发展速度前所未有，新样态

史料则借助信息技术，由走向成熟，到全面发

展，尤其是电子出版物的大规模发展，新样态史

料成为历史书写的重要资料，逐步得到历史书写

者的认可。与 20 世纪相比，21 世纪的新样态史

料在多样化、多元化基础上，注意到了专门化，

往往突出表达问题意识，此即人们经常接触的专

业性数据库。“大数据时代”的到来，昭示出历

史学研究必定要和各种经过计算机处理的数据联

系在一起。数字化技术的发达，改变、拓展了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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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化自身的意义，数据不再是狭义上的数量值，

而是对应各种信息客体的数字比特的结构化集

合，传统意义的史料概念由此发生了前所未有的

变化。
简单回顾新样态史料生成线索，有理由相

信，不久的将来，以电子文本为主打的新样态史

料，会成为历史书写的 “当家史料”。电子信息

技术、数字化技术对历史书写产生了重要影响，

一些新的学科领域将应运而生，比如，自媒体史

料及其相关研究等等。
本文所论历史书写，主要包括两方面内容:

一是历史学家、专业史学工作者所从事的专业研

究活动，对人物、事件的来龙去脉的考察研究

等; 二是历史学的专业研究活动，这些专业研究

活动，往往最终形成物化的研究成果———专业论

文、著作、报告等为书写历史的主要内容。历史

学的这两项活动均依赖对历史资料的占有，因

此，在网络时代、信息时代，历史书写者必然会

游走于新样态史料和传统史料之间: 既要关注传

统史料，也要关注新样态史料的价值和作用，某

种意义上讲，当下的历史书写已经须臾离不开新

样态史料; 新样态史料会使历史书写效率大大提

升，并促进历史书写的进步。

二、新样态史料一般特征

所谓传统史料，主要指以纸质文本为载体

的，以文字叙事为主的历史资料。与传统史料相

比，新样态史料之 “新”使传统意义的史料外

在形态“面目全非”。“新”是考察新样态史料

的起点。
第一，生成路径新。新样态史料借助数字

化、现代化信息技术、电子技术生成，无论是音

像资料、各种微博、微信和视频，还是以 PDF
为代表的各种原始史料复制品，彻底摆脱了传统

纸质文本依赖印刷术的生成路径，呈现出多元化

与多样化势头: 可以是大众传媒的官方录制，也

可以是各类人群的自拍等等，与传统悠久，依靠

印刷术生成的纸质文本资料大相径庭。尤其重要

的是，许多新样态史料与网络息息相关，新样态

史料借助网络等信息技术日新月异。网络强大的

链接功能，集声音、文字、影像于一体的多面

性、立体性信息传递模式，使传统的平面化史料

生成乃至生产样式发生了改变。数字化、信息技

术、网络等为史料生成开辟了新的路径，使史料

有了全新的外在形态。
第二，存在与表现形式新。新样态史料的具

体存在、表现形式可分为两大类: 一类是通过数

字化和信息技术手段复制的各类纸质文本，即所

谓电子副本，“电子再版物”的概念及现实，已

经在事实上标注了新样态史料的存在; 另一类则

是利用各种数字化和信息技术手段 “原创”的

各种信息资料，既可以是语音、影像，也可以是

文字文本，凸显的是信息时代、大数据时代、自

媒体时代的技术物化成果的优势。借助现代化信

息技术，新样态史料呈现出与传统史料迥然不同

的外在形态。由于新样态史料 “加盟”，传统意

义的史料在 “扩容”的同时，结构上的变化印

证了新样态史料 “新”的价值意义。凭借信息

技术、数字化技术和网络，以及不好预知的未来

的新媒体技术，新样态史料不仅有原创，还通过

复制，使原有的传统文本改变存在状态，成为新

型技术包装的新样态史料———新瓶装老酒。令人

欣慰的是，新样态史料有时并非是简单的原始资

料的副本，许多电子文本对传统纸质文本资料进

行了整合、汇编，并通过专题形式突出问题意

识，为历史书写者创造了便利。最为重要的是，

相当多的新样态史料存在于超现实空间内，如网

络、多媒体等，史料的存在空间发生了改变。至

于以视频、微博、微信，以及自媒体时代生成的

各种史料，则在多层面表现出新样态史料的创新

之处。
第三，凸显数字化技术特征。新样态史料的

生成过程，主要是各种史料的数字化过程，涉及

数字的转换、存取、处理、传输、控制和压缩等

一系列高新技术。离开了数字化技术，谈不上信

息技术及其革命，样态史料也无从谈起。俄罗斯

当代学者把这种新样态史料称之为 “数字化史

料”“电子史料”“计算机史料”［1］。具有现代意

义的历史书写已经建立在现代信息技术、数字化

技术的基础上，历史书写者正在自觉运用信息技

术、数字化技术从事历史书写。今天，人类社会

生活的方方面面，均可用 0 和 1 之间的数字表

达，真正的简单化原则使史料的外在样态进入一

个全新的时代［2］。
第四，新内容的增长趋势。新样态史料借助

现代化信息技术不仅改变传统史料的外在形态，

而且也扩大了史料的边界，充实了史料的内涵

———各种信息，或通过信息技术转换为信息的各

种资料、文本等，都成为新样态史料的组成部分。
历史学书写所采用史料一直伴随着科学技术的进

步，边界逐步扩大，内容日渐扩充。图像、音像、
影视等相继进入史料范畴，打破了史料的纸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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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和文字表述的界限，大数据时代在提升数据地

位的同时，也使新样态史料在内容上体现 “数

据”的特征。今天的新样态史料，来源宽泛，内

容结构多重， “海量”的信息、数据特征同样适

用于新样态史料，内容上的增长趋势毋庸置疑。
因此，新样态史料在内容增长的同时， “新”不

仅是外在形态，也一定是内容结构之“新”。
第五，电子文本异军突起。新样态史料依赖

数字化、信息化技术生成发展，电子文本由此成

为新样态史料的核心文本。和 “前电子文本时

代”生成的各种传统史料相比，电子文本异军

突起，已经得到历史书写者的认同: 既注重电子

阅读，也实践电子书写。史料本身是信息载体，

传统史料载体的纸质文本地位不曾动摇，呈现的

是纸质文本时代特征。借助信息技术、数字化生

成的电子文本，成为新样态史料的核心内容，电

子文本不仅承载文字，还承载着纸质文本无法承

载的声像、影音等信息，因此，作为新样态史

料，在历史书写过程中，电子文本将发挥更多的

作用。
历史学书写总会面临不断呈现的各种新资

料、新材料，且一定带有时代特征。王国维先生

有云: “吾辈生于今日，幸于纸上之材料外，更

得地下之新材料。”［3］( p． 2) 王国维把地下出土文献

称为新材料，反映的是那个时代的特征，当下借

助数字化技术诞生的各种新样态史料，折射出信

息时代的特征。社会不断进步，时代一定会奉献

给历史书写者有别昔日的新样态史料。

三、新样态史料与传统史料之差异

新样态史料之 “新”，突出表现为借助信息

化、数字化技术得以生成。与传统史料相比，新

样态史料有如下不同之处:

第一，数字化技术的决定作用。传统史料要

么出自造诣深厚史学家之手，要么出自政府档

案，抑或出自谱牒方志、私人笔记等等。传统史

料林林总总，共性特征不外乎两个: 一是作者受

过专门训练，从事历史书写的史家即使不是史

官，也是学养天分深厚的知识分子; 二是以纸质

书写为主，是书写者蹲书斋，“读书破万卷”的

结晶。新样态史料则一改传统，疏离了笔墨纸

张: 可以是数字化压缩文本，可以是影像、视

频、微博、微信等信息资料，可以是当事人现场

录制，也可以通过网络截取; 有原创，也有非原

创。传统纸质文本资料的书写者绝大多数为专业

工作者，新样态史料创作者却不一定受过严格、

专业的历史学训练。比如，自媒体时代，某人手

机不经意之间、纯属偶然的一次抓拍，很有可能

是重大事件结点; 某人利用微信、微博发布了一

条信息，揭示了某个事件的真相，具有珍贵的史

料价值不足为奇。因此，新样态史料在生成方式

和路径方面，与传统纸质文本史料大相径庭，是

对传统史料的离经叛道。新样态史料和信息时代

其他诸多文化样态一样，体现了技术与文化的结

合，彰显的是数字化特征，一种声音，一个场

景，一段视频，一个微信，一段微博，均可通过

数字化技术变成数据，可以储藏、输送，还可以

随时复制，最后还可以改造。如此一来，声音和

影像、思想和行动，全部数字化，并成为新样态

史料的主要来源。
第二，保存方式不同。传统纸质文本史料的

保存方式毋庸细述，“家藏万卷书”形象地说明

了传统纸质文本的保存方式———书本的收藏与保

存，“书”与“本”的外在形态不可动摇。依赖

现代信息技术生成的新样态史料，保存方式的变

化可谓判若两厢。新样态史料储存更加容易: 移

动硬盘、各种压缩光盘、云储存、数据库、信息

库等，乃至今天无法预知的、新的数字化保存方

式或手段，并在诸多层面呈现大数据时代信息的

“海量”特征。此外，还包括了一种极其特殊

的、前所未有的 “保存”方式: 在线阅读。这

些储存方式，对于传统史料是不可思议的。今

天，一个笔记本电脑、一个大容量移动硬盘，储

存信息量之大，实难一言以蔽之。通过快捷、便

利、经济实惠的网络资源，一个人拥有一家小型

专业图书馆、专业性的资料室轻而易举。比如，

“二十四史”、四库全书的光盘，体积小、造价

低，方便快捷。传统的纸质文本则不具备这种优

势和便利。可以预见，大数据时代，各种信息容

量巨大的数据库、信息库，日益发达的数字化出

版物，必将成为新样态史料的 “新宠”。在数据

库和信息库中，传统的文本文献电子副本不可或

缺，大量的音像、影像信息也会充斥其中，立体

化的资料结构，既让历史书写者应接不暇，也会

有更多的选择机会。
第三，史料搜集手段、方式的改变。传统纸

质史料当家的时代，史料的搜集基本以阅读、抄

录为主，“埋头故纸堆”，形象地描绘了历代历

史书写者搜集史料的艰辛劳作。诚然，今天的历

史书写者首要工作依然是搜集、占有各种史料，

但史料样态发生了根本变化，文字资料 “抄录”
已不再是原始的手工劳动，对影像、影音资料的

—37—



占有，必须采用新的技术手段。比如，对某个重

要历史 事 件 影 像 资 料 的 搜 集、使 用，原 始 的

“抄录”手段显然于事无补，必须采用新的技术

手段，如扫描、拍照 ( 手机拍照) 等———传统

史料时代不曾想象的 “抄录”手段。史料搜集

手段的变化与技术化，昭示了新样态史料价值表

现方式与传统史料千差万别。当下需要解决的问

题是，确立一种实用的、大多数人认同的援引范

式。
第四，阅读方式不同。借助现代化信息技术

诞生的新样态史料，给历史书写者带来的第一个

革命性变化是阅读方式的变革。从内容上看，新

样态史料既有传统文本文献的电子版本，也有原

创的影音、影像资料、各种微博、视频; 既可以

在线阅读，也可以下载后随时阅读。总之，新样

态史料阅读是伴随新的、数字化技术产生的一种

新的阅读方式，颠覆了传统的 “手捧书本”的

阅读模式; 在阅读史料的时间与空间层面，真正

实现了全天候、零距离。和 “前电子时代”阅

读方式相比，文本存在、表现形式的改变，令电

子阅读异军突起。电子阅读、读图、影视、影

音、视频等，成为历史书写者必备的基本功，多

样化、多元化已成为现实。人类阅读史上，纸和

印刷术的发明与使用堪称里程碑。纸和印刷术发

明和普及后，十几个世纪的时间里，阅读、读书

指的是阅读纸质文本，凸显 “书”与 “本”的

地位和作用。进入新世纪后，电子阅读迅速崛

起，对纸质文本阅读产生的冲击令人始料未及。
到底怎样评价这种革命性、颠覆性的新的阅读方

式? 今天下结论为时尚早。 “前信息时代”，历

史书写者搜集史料过程主要是 “人—书 ( 本) ”
之间的关系; 信息时代，历史书写的史料搜集，

则是一个多样化的存在，传统纸质文本的阅读没

有退出历史舞台，“人— ( 软件、硬件) 设备”、
“人—机”之间互动式阅读，一定会与传统阅读

方式共存。
第五，传播载体不同。与传统史料的传播途

径、载体相比，新样态史料的传播载体凸显多样

化特征: 大众传播媒介 ( 如电视、广播等) 、网

络、手机，以及其他数字化传播媒介等。其中，

以网络传播为最。借助现代化数字技术，可以称

之为史料的各种文本、资料，差不多均可通过数

字技术，转变成为电子文本，通过网络快速传

播。我们把史料搜集者视为 “受众”，但网络时

代的“受众”概念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各种形式新样态史料的搜集者、占有者一方面是

“受众”; 另一方面。则充当着 “传播者”———
“信息提供者”和制造者的角色，可以把自己占

有的资料，经过数字化加工，借助网络传播，进

而跻身信息“传播者”行列。传播载体的变化，

使历史书写者具备了非同以往的双重身份———数

字化时代信息的使用者、制造者。
第六，多元化、多样性。新样态史料的问

世，使传统纸质文本史料一家独大的局面成为过

去。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纸质文本为载体的

传统史料一统天下的局面几乎不可撼动，即使各

种实物资料、电影资料、影音资料等史料的加

盟，也未曾改变纸质文本的 “霸主”地位。新

样态史料问世后，除了对某些纸质文本资料电子

化之外，还包括了形式多样的影视、影音、视频

等信息资料，以及自媒体时代、社会媒体时代的

各种作品、官方和私人微博等等，可谓五花八

门，不胜枚举。如同信息时代令人眼花缭乱的各

种信息一样，新样态史料从形式，到内容异彩纷

呈，令人应接不暇，传统史料的 “霸主”地位

发生动摇。因此，历史书写伴随着新样态史料的

多样化、多样性，步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新样态史料与传统史料诸多差异，揭示了新

样态史料的外在形式之新，促使历史书写者重新

认识史料的存在方式，并依据新的外在形式，改

变搜集、引征资料的手段。

四、优劣并存的新样态史料

如同电脑、网络在人们不知不觉间进入人们

的日常生活一样，新样态史料也伴随 “社会媒

体”、“数据”等 “热词”走进历史书写者的视

野。然而，如同网络正负效应并存一样，新样态

史料绝非完美无瑕，相应价值评判是必要的。
第一，新样态史料的优势: 一是客观性强。

借助数字化技术、信息技，绝大原创多数新样态

史料———影像、影音、各种视频资料等 “声情

并茂”，生动形象，许多现场实录性质的资料，

史学研究追求的“客观性”获得了直观性路径。
比如，研究当代史，多么细致的文字描绘，和现

代化的影视技术相比，都会逊色许多。此外，在

历史场景的表达、表述方面，新样态史料的各种

记述既联系宏观，也直接关注微观，例如，战争

场面、社会生活、饮食男女等等，足以让传统史

料自叹弗如。尤其是对当代史的研究，各种纸质

文本资料诚然不可或缺，各种解密档案的重要性

毋庸讳言，但借助现代化信息技术生成的宝贵资

料，第一手性、原始性、直观性、客观性等，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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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从事历史书写、历史研究提供了无可替代的资

料。此外，如果说，纸质文本承载的信息具有平

面化特点，那么，许多新样态史料的表现形式则

是立体的、多维度的、直观的、丰富的。当然，

信息时代、数字化时代之前，各种影像资料、音

响资料也是存在的，但质量、数量却无法与当下

新样态史料相提并论。
二是后工业化时代文化产品的复制性。新样

态史料中的某些元素本质上属于后工业化时代的

文化产品，如影视、视频、电子出版物等。后工

业化时代的文化产品以快速复制、快速传播为要

义，批量次复制，使各种文化产品得以大规模传

播。传统史料也具有可复制性，但与信息时代的

新样态史料相比，难以同日而语。新样态史料中

许多内容，既可以简单复制，也可以批量次复

制，甚至无限制地复制。当代法国后现代思想家

本雅明有一个著名的论点，即当代艺术品可以像

生产线一样机械性复制。新样态史料的复制与传

播印证了本雅明的论断。
三是广泛的参与性。传统的纸质文本资料主

要依靠训练有素的历代史家，皓首穷经，或埋头

故纸堆，或亲身踏查研究后完成。新样态史料生

成路径和表现形式则凸显了广泛的参与性: “作

者” ( 抑或 “制作者”) 学养天分已不是决定性

因素，只需掌握一般技术即可; “生产者”———
“书写者” ( 确切地说，应是信息制造者) 身份

各异，可以是专业技术人员 ( 如摄影师、记者

等) ，也可以是覆盖全社会的 “天眼工程”，有

心或用心的 “草根”一族，经意或不经意之间

拍摄的某个场景、画面，不仅是历史的画面，很

有可能是社会发展的 “拐点”，这一切在传统纸

质文本当家的时代不可想象。至于各种名目的电

子文本，则是通过数字化技术，将传统纸质文本

史料压缩成为电子文本，以网络为主渠道进行传

播。在此过程中，参与者需要掌握的是数字化技

术，没有必要是受过历史学专业训练专业人员。
网络为更多的人提供了广阔的平台，为各种信息

制造者提供了平等的机遇。不唯如此，历史书写

者在搜集史料过程中，还可以通过互动的形式，

参与新样态史料的传播。这种互动式参与，传统

史料时代望尘莫及。
四是对时间和空间的超越。新样态史料对时

间和空间的超越，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新

样态史料的提供者、制作者制作各种史料的过程

不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除部分电子副本的制作

外，其他各种属于新样态史料范畴的资料: 视

频、音频、影视、微博、微信等，生成的时间与

空间既有必然性，也有偶然性，且以偶然性居

多。也就是说，对各种制作者而言，制作新样态

史料并无时间与空间的规定。二是历史书写者搜

集、整理各种新样态史料不受时间和空间的限

制。和搜集传统史料蹲书斋、进图书馆、档案馆

不同，可以利用网络、电脑，随时随地搜集各种

新样态史料，绝无时间和空间上的特殊限定。此

外，网络是新样态史料的重要传播路径，历史书

写者往往在网络这一虚拟空间内获得新样态史

料，堪称史料搜集的“空间革命”。
第二，新样态史料的劣势: 一是局部性、碎

片化。除复制、纸质文本电子化之外，绝大多数

原创性新样态史料属局部实录，不可能是历史与

社会变迁的整体展示，许多时候是碎片化记录，

局部多于整体。这是新样态史料制作者所在时

间、空间的局限性决定的，一个人阅历的有限

性，不可能把社会变迁的整体过程一览无遗。另

外，即使是客观记录，历史写作过程中，筛选、
甄别仍不可或缺，探究社会变迁背后的推动力

量，依然是历史书写者义不容辞的责任。“探寻

流变社会背后不变的本质”，各种新样态史料的

“制作者”无法完成。与传统史料相比，一些新

样态史料缺少了史料本身应有的厚重，失去了耐

人寻味的咀嚼。对历史学家所热衷的 “历史规

律”“社会动因”等抽象概念的表述，某些新样

态史料注意力无多。因此，历史书写者运用新样

态史料过程中，对表象终极原因的追问，必须超

越新样态史料的局限。
二是精彩的瞬间与经典的片段并不等于一般

意义上的经典。包括各种影像资料、音像资料在

内的诸多有别于纸质文本资料的新样态史料，的

确给人们留下了精彩的瞬间与经典的片段，令历

史书写增色许多，但要使某个、某种原创新样态

史料成为《史记》 《资治通鉴》、希罗多德 《历

史》这样千古传诵的经典史籍，至少短时间内

难以办到。比如，伊拉克战争，历史书写者可能

会整合成纪录片，但此时的 “完整作品”，早已

与“现场实录”别若天渊，即使称为经典，也

只是若干经典片段的重组与重构。至于电子副

本、复制文本，不属于原创，充其量是经典的新

样态形式。
三是降解了人们必要的想象能力。各类影像

资料、影音资料是新样态史料中最有生命力的组

成部分，颇能体现新样态史料的新鲜特色。影像

资料、影音资料具有独特的珍贵性，但也因其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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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直白、简单、明了，降解了应有的思考、追

问、咀嚼。尤其是和阅读诘屈聱牙、典故叠加、
意义深沉的古籍相比，作为史料的影像、音像资

料，绝大多数时候似乎不需要沉思式的、复杂的

脑力劳动，有意无意中降解了人的想象力。影

像、影音资料大行其道，首先是现代化传媒技术

发达的产物，其次是对读图时代的回应。人们对

“读图 时 代”褒 贬 不 一，但 有 一 点 可 以 肯 定，

“读图时代”带来的是阅读轻松，失去的却是回

味与联想，以及无以复减的静观与沉思。因此，

绝对地依靠影音、影像资料，无法真正完成历史

书写。
四是新样态史料的保存、使用的技术条件保

证。电脑、云储存、光盘、移动硬盘、数据库

等，是新样态史料存在的物质条件，历史书写者

在运用新样态史料时，必须掌握一般普及性技术

外，还必须依赖相应的技术设备，一些压缩文档

离不开相应的解压软件。否则，即使占有了丰富

的史料，无法读取，任何史料都会一文不名。如

果阅读、储存设备出现故障，历史书写者的阅读

会随之终结。不仅如此，阅读以电子文本为主的

各类新样态史料，还有一个必不可少的前提条

件: 对电———能源的依赖。当然，一些大容量蓄

电池，可解燃眉之急，但终究不是长久之计。有

人设想用太阳能驱动电子设备，而太阳能设备同

样不是万能的。这种对电子计算机及其相关设置

的依赖性，既是新样态史料的 “短板”和最大

缺陷，也是无法与传统纸质文本资料比拟之处。
五是新样态史料的 “双刃剑”效应。前文

已述，新样态史料是信息时代、网络时代科学技

术的产物，任何科学技术的物化成果，对于人类

而言都是“双刃剑”。这样的例证比比皆是: 化

学工业、核能等。当历史书写者对各种新样态史

料表现出欣喜时，殊不知新样态史料也存在难以

克服的种种缺陷: 历史书写者对新样态史料产生

某种依赖时，殊不知新样态史料并非是史料的全

部; 新样态史料中某些内容，明显带有后工业化

时代的特征，比如，迎合大众消费口味的、带有

猎奇性质的影视作品等，但历史书写无论如何不

会以大众消费口味为圭臬。凡此种种，作为现代

科学技术产物的新样态史料，“双刃剑”属性与

生俱来，只有充分认识到这柄 “双刃剑”的优

和劣，才能顺利完成历史书写。人类似乎永远走

不出因科学技术产生的悖论性怪圈。至于网络黑

客、病毒等，新样态史料使用者也不得不防。
新样态 史 料 无 疑 是 史 料 家 族 中 的 “新 成

员”。作为伴随高科技诞生的新生事物，新样态

史料优与劣同在，不足与特长共存，正确认知劣

势与不足，将成为历史书写者在信息时代、大数

据时代的必修课。

五、新样态史料一般认识

史料是建构历史、书写历史的基础材料。新

样态史料为历史书写提供了新的资料，对历史书

写提供了新的视角和契机。
第一，新样态史料丰富了传统史料的内容，

扩大了原有史料的边界，必将与传统史料相得益

彰，相辅相成。尤其属于影像、影视、视频等借

助现代化传媒技术、信息技术生成的各种新样态

史料，与传统史料相比， “新”的优势正在为更

多历史书写者所接受。这些前所未有的新史料，

为历史书写提供了更多、更新的资料。新样态史

料中的某些要素弥补了传统史料的不足，特别是

影视、影音和视频资料，传统纸质文本望尘莫及。
第二，历史书写过程中某些最基本的方法、

技术并未过时。历史学研究方法之于新样态史

料，最基本的方法是辨伪。即使是 “现场录制”
的影像、音像资料，使用过程中必要的辨伪仍不

可或缺。各种现代化技术、“PS”技术等，往往

以假乱真，扰乱视听，影响极为消极。还比如，

即使是某一次战争现场录制或实况直播，也会因

录制者的政治倾向、个人好恶，发生某些偏差。
因此，新世纪的历史书写，在面对层出不穷的新

样态史料时，传统的治史方法没有被遮蔽，传统

的治史方法同样适用于新样态史料的运用。
第三，史料学视野内的新样态史料。既然称

之为新样态史料，那么史料属性必然为历史书写

者所看重。历史书写者将根据自己的需要，搜集

整理这些史料，付诸历史书写。与传统史料不同

的是，新样态史料往往 “身兼多种职能”，只是

在历史书写者的视野内，才充当史料角色。比

如，影视史料、影像资料等，许多时候是作为新

闻素材为大众传播媒体所看重。正是这种新闻

性、真实性及其生动形象，弥补了传统纸质文本

资料的不足。还比如，自媒体时代的自拍、微信

等，常人眼中仅仅是手机功能的延伸，多半属于

“娱乐”。但其中承载、传达的信息，对历史书

写者有时是难能可贵的。新样态史料这些内容和

属性是 传 统 史 料 所 不 具 备 的。之 所 以 称 其 为

“新”，原因盖出于此。其实，传统史料中，纯

而又纯的史料属性也是少见的。比如，《史记》，

史学家眼中是珍贵的史料，在文学家心目中，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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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不可多得的文学作品。
第四，新样态史料对传统史料仅仅是充实，

并不可能完全取代、遮蔽传统史料及其存在的价

值意义。如同电脑永远不可能取代人脑一样，也

如同数字化读物永远不可能取代纸质读物一样，

依赖数字化技术生成的各种新样态史料永远不可

能取代传统史料，或者说永远也不可能取代传统

样态的史料。比如，网络的确具备了海量信息的

承载与传播，但一个尽人皆知的现实是，并不什

么信息或历史书写资料在网络上都可以找到。姑

且不说那些属于孤本、善本之类的珍贵史籍; 姑

且不说各级政府的保密文档、文件，就是一般的

普及性史籍，也不可能全部依赖网络和电子出版

物。新样态史料的确对传统史料产生了颠覆性影

响，但并不意味着颠覆了传统史料。如同信息时

代计算机不是万能的一样，新样态史料也不可能

完美无缺。传统史料与新样态史料势必会长期并

存，历史书写者也注定会长期在两种史料中爬

梳，关键是如何使二者相得益彰。
第五，作为信息消费者的历史书写者。新样

态史料为历史书写创造了便捷，但也使历史书写

者身份定位发生了变化，由一般意义的史料搜集

者，变成信息消费者。许多新样态史料本身是电

子产品，具备商品属性，历史书写者占有这些资

料，许多情况下需要支付相应费用，某些电子出

版物也价格不菲。凡此种种，对于历史书写者而

言，占有、使用新样态史料，还直观地表现为信

息消费过程，历史书写者因信息消费成为信息消

费者。
第六，借助网络信息技术，新样态史料必将

呈现出信息海量的特征。由于传统纸质文本之外

诸多资料成为历史学书写的资料，容易拓宽历史

研究者、书写者的视野，激发创造热情。新样态

史料优长之处由此得以显现。

六、小结

历史学是依靠证据生存的科学，并在信息时

代、数字化时代表现出信息和数字技术的优势。
当然，更重要的是，新样态史料使传统史料变成

了“历史信息科学”。了解、掌握 “历史信息科

学”的基础知识，是必要的。学术界一直主张历

史学研究应彰显时代特征，笔者以为，对历史信

息科学的认知即可视为历史学时代特征的重要表

现之一。雅克·勒高夫曾专门指出，图像材料、
一张照片、一部电影史料价值，强调这些资料都

属于“第一层次”的资料。雅克·勒高夫“史料

革命”的提法就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下产生的。几

十年过去了， “史料革命”在信息时代、网络时

代、“大数据时代”变成了现实，或者说，信息

技术、数字化技术使历史学真真正正经历了“史

料革命”，不仅史料生成、生存样态的革命，也是

表达方式的革命。这场革命也是人类社会正在经

历的数字化革命的组成部分。数字化对人类的生

活方式、存在方式和思维方式发生了革命性的影

响，必将对历史学书写也产生革命性影响。
借助数字化、信息化等技术手段，历史学不

仅方法论丰富多彩，而且史料生成、存在样态也

异彩纷呈。历史学似乎有这样一种发展趋势: 总

在议论方法论的革命与创新，其实有了史料革命，

所有创新难题定会迎刃而解。因此，史学的革命

与革新最大动力之一是“史料革命”。这种革命

的意义不仅在于量的积累，还有质的飞跃。新样

态史料也印证了陈寅恪先生曾经有过的论述: “时

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取用此材料，以研究

问题，则为此时代之新潮流。”［4］( p． 266) 作为研究新

问题的新样态史料，不仅表征着历史书写资料的

丰富与增多，更昭示着史料革命的真正发生。
大数据时代，新样态史料将在历史学书写中

发挥更多、更大的作用，新样态史料正在成为历

史学书写的“当家史料”，而且一定会和电脑一

样，走进 历 史 书 写 的 日 常 生 活，成 为 “新 常

态”。因此，历史书写者自觉与不自觉中，必将

对新样态史料给予更多的关注。此外，借助新样

态史料，历史书写者会引领新的学术风范。关键

之处是对新技术背景下新事物的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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